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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发展已逾百年，诗歌如何在全球化
与本土化的双重语境中寻找新的表达可能，
成为新世纪以来诗人们共同面对的课题，时
培建的诗歌从不同角度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独
特的解答。作为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诗人，
他既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压力，又经历
着个人生活与时代变迁的深刻交织，从日照
海边小城五莲到黄河岸畔美丽滨州的地理迁
徙，从父亲离世带来的“精神震荡”到诗歌写
作的“救赎之旅”，时培建的创作轨迹折射出
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在语言、经验、传统等多
个维度上的深层困境与突围路径。

新世纪诗歌的语言困境
历史语境：新世纪诗坛的转型。进入新世

纪以来，中国诗歌创作面临着多重挑战，“第
三代诗人”的创作已显疲态，“先锋写作”的锐
气渐消，而新的写作可能性尚未完全显现。在
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诗人群
体开始登上诗坛，他们既无法简单重复前辈
的经验，又必须面对日益碎片化的现实世界。
在表达方式上，他们既要摆脱口语化写作的
桎梏，又要避免形式主义的虚浮，这种困境在
时培建的早期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双重压力：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在时培
建的诗歌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传统与现代的双
重压力。一方面，作为新世纪成长起来的诗
人，他必须面对现代性带来的种种挑战；另一
方面，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又始终萦绕于心，
这种张力在其对“黄河”意象的处理中得到了
充分体现。在《浮铁》中：“下游。大河没有脾
气，看不见流淌/只有一群‘蚂蚁’由近及远/
跟踪她的脚步，几根枯枝/像朝圣的人彼此搀
扶。”这组诗句展现了时培建如何在传统与现
代之间寻找平衡。“大河没有脾气”一句颠覆
了传统诗歌中黄河浩荡奔流的固有印象，而

“朝圣的人彼此搀扶”则暗示了对传统的某种
皈依，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新世纪诗人面对
传统时的复杂心态。

语言困境：复杂表达的可能性。随着互
联网技术的发展，语言本身也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危机。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是存在的
家”这一命题，在当代语境下显得越发真实。
时培建的诗歌创作正是在这样的语言困境中
展开的。他在《大河来信》中写道：“诗是语言
的刺客，而眼下/大河奔涌与永恒无关/只是
内心的渴望与寻觅，终将/化作生命之外信念
的尘土。”“语言的刺客”这一意象生动地点明
了当代诗人对语言的复杂态度：语言既是表
达的工具，又常常成为表达的障碍，诗人必须

通过某种方式“刺杀”固化的语言，才能获得
真正的表达可能。

艺术形式的现代性创新
意象系统的重构。时培建的一个重要突

破在于对传统意象系统的重构。在其诗歌
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漂木”“浮铁”“旧
船”等意象构成的独特系统，这些意象既保持
着与传统的某种联系，又被赋予了全新的现
代内涵。以《漂木》为例：“一块朽木在私密时
间里漂游/我在放牧自己，看河水变成黄色海
绵/把日光、风和喧闹声吸进欲睡的肌肤/芦
花已近中年，垂着头/向这片神圣的土地，作
揖。”这组诗句中的“朽木”意象与中国古典诗
歌中的“浮萍”“落叶”等漂泊意象形成对话，
但其“私密时间里漂游”的表述方式却具有鲜
明的现代性特征。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
拉在《物质与手势》中曾指出，诗歌意象不仅
是视觉的再现，更是存在经验的凝聚。时培
建的意象正体现了这种特质。

语言的肉身性实践。诗歌写作中，如何
通过语言再现个人经验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时培建在这方面进行了独特的尝试。在《借
大河栖居》中：“如果不写诗，我就一定会幻
想/这条大河任性地伸进胸膛/沿岸堤石发出
更加粗犷的喘息。”这种书写不仅体现了梅
洛·庞蒂所说的“身体主体性”，更展现了诗人
如何通过语言建构一种新的身体经验。这种
语言实践既避免了抽象的说教，又超越了简
单的感官描写，展现了诗歌语言的新可能。

时间空间的突围。时培建诗歌中的时空
处理极具特色，他常常在同一首诗中并置不
同的时空维度，创造出独特的效果。在《万松
浦独居记》中：“黑松林里会不会有一只狐/整
夜我都在幻想，前世是赶考的书生/今晚谁会
来左岸书院路6号甲敲开103的门窗/同我厮
守这巨大空旷的孤独。”这首诗将古典想象

“赶考的书生”与现代场景“具体的门牌号”并
置，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时空错位效果。这种
处理方式使诗歌获得了多重的时空维度，体
现了当代诗人对复杂现实的独特把握。

叙事经验的现代性转化
“双重离乡”个人经验的普遍性提升。时

培建诗歌有一个重要特征，是将个人的“双重
离乡”经验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诗歌母题，
这种“双重离乡”既包括地理空间的转移（从
五莲到滨州），也包括精神层面的失落（父亲
的离世）。如《残缺记》中：“浓香型的时间里
少了一个人/我假装他就在桌旁抽烟、喝酒/

多云，月亮始终没有露面/像一位中秋节没有
回家的老人。”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在《说故事
的人》中写道，真正的叙述来自经验的交流。
时培建正是通过将个人的失落经验提升为普
遍的人类境遇，实现了个人经验向诗歌经验
的转化。“浓香型的时间”这样的表述，使具体
的个人记忆获得了某种象征性的维度。

“死亡意识”的哲学表达。时培建的诗歌
对死亡的思考构成了一个重要维度。这种思
考既不同于传统诗歌中的生死观照，也不同
于现代主义诗歌中的虚无感叹。在《说客》
中：“七年了，我注定没有走出/这个被死亡命
名的节日。正如/深深的寂静又开始浸透周
身。”这种表达呼应了海德格尔关于“向死而
生”的哲学思考，但又通过具体的意象和独特
的语言表达，巧妙避免了哲学化的抽象。

“地方性经验”的文学转化。时培建的创
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地方性写作如何获
得普遍性意义的范例。他的诗歌虽然深深植
根于特定的地理环境（黄河下游），但其思考
却超越了地域限制。这种转化在《大河来信》
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五千公里外的催促、驱
赶和担惊受怕/令声声喘息有了响动，漩涡
里/是泛黄的文字正在聚集/然后，是旷野里
的浑水和沙砾/然后才是无垠的战栗与深
蓝。”这种写作既保持了强烈的地方性特征，
又实现了向普遍性维度的转化，为当代诗歌
如何处理个人经验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提供
了有益启示。

空间诗学的现代性实践
现代性空间的诗意重塑。在时培建的诗

歌中，现代城市空间被赋予了新的诗意内涵。
《学者楼前》展现了这种独特的空间建构：“学
者楼前，一片空地/应该说是整个绿地的一小
部分/灰的、白的鸽子放下疲倦的翅膀/是文
学滋生的土地正在滋养精灵。”这种空间书写
既不同于传统山水诗的自然观照，也不同于
现代主义诗歌中的城市异化，而是尝试在现
代空间中寻找诗意的可能，这呼应了加斯东·
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提出的“诗意栖居”
概念。

精神性空间的多维建构。时培建通过诗
歌建构了一个多维的精神空间，这个空间既
包含了具体的地理场所（如：万松浦书院），也
包含了想象的精神空间。在《与书院知音》
中：“所有的灯都关了，只有一本书敞开着/东
坡虽有斑斓志，万亩松林我独享/伙伴们羡慕
这万亩静谧被我挪为私用/还有静谧推动静
谧的绿和豁然。”这种空间建构，展现了当代

知识分子如何在现代环境中寻找精神的栖居
之地。“万亩静谧”这样的表述既保持了传统
文人的某些品格，又赋予了现代的内涵。

历史性空间的时代镜像。时培建善于在
诗歌中构建一种历史与现实交错的空间。在

《浮铁》中：“李白在《将进酒》里等我1200年/
让我为这首诗欣然地活着/盛唐至今，这杯蜿
蜒千年的大水/终究没有被沧海一饮而尽。”
这种空间建构，不仅实现了与传统的对话，更
通过独特的时空交错，展现了传统在当代语境
中的新可能。这种处理方式为我们思考如何在
现代新语境下继承传统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汉语新诗史上的定位
与同时代诗人的比较。将时培建与同时

代诗人相比较，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他的
独特性。他在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时显得更
为从容，既没有陷入对传统的过度依赖，也避
免了对现代性的盲目追求，这种平衡感在其
诗歌语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诗歌史的延续与突破。时培建的创作既
延续了中国新诗的某些传统，又在多个方面
实现了突破。语言的创新。他成功建构了一
套独特的现代诗歌语言系统，既避免了晦涩
难懂的实验性写作，又突破了平白化叙事的
限制。从“浓香型的时间”到“语言的刺客”，
这些富有创造性的表达既保持了汉语的优美
传统，又展现了强烈的现代性特征。经验的
转化。他将个人的特殊经验（“双重离乡”）转
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诗歌母题，实现了个人
经验向诗歌经验的跨越，既避免了私人化写
作的狭隘，又保持了个人经验的真实性。空
间的重构。他通过诗歌建构了一个多维的精
神空间，在现代性语境下重新定义了诗人的
精神家园，这种重构为当代诗歌如何处理传
统与现代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

现实主义诗歌的当代价值。时培建的创
作实践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在语言日益空
洞化的今天，他的诗歌展现了语言的新鲜感
和生命力；在生活经历、书写经验日益碎片化
的时代，他的创作提供了经验整合的可能。
如果说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一直在寻找新
的表达可能，那么时培建的创作无疑提供了
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答案。这个答案告诉我
们：诗歌的未来既不在于简单地返回传统，也
不在于盲目地追求创新，而在于如何在传统
与现代、个人与普遍、地方与世界之间找到平
衡点，只有在这种多重维度的平衡中，诗歌才
能真正回应时代的召唤，成为照亮人心的明
灯。

““双重离乡双重离乡””背景下的背景下的““汉语观照汉语观照””
——论时培建诗歌的地域性书写和人文化关切

○ 路来浩

文化散文文化散文

因为敬仰，所以向往。
虽然自己只是一个“半路出家”的文学写

作者，但对于有关苏东坡的书，我还是喜欢得
不得了，前两天专门到书店里买书，转了半天
找到了一本心仪的林语堂所著的《苏东坡
传》，买回家就在自己静心细读的时候，不想
在自家书橱里无意间又发现了一本《苏东坡
传》，书皮看上去很旧，竟然也是林语堂所著，
自己都想不起这本旧的《苏东坡传》是什么时
候得来的、如何得来的。就在疑惑之间，书桌
上的一本《余秋雨散文》又引起了我的注意，
信手一翻，书中折页正是在《黄州突围》这一
篇，这应该是我看的遍数最多的一章了，而且
是折了页还想着要去重复阅读的。

对于苏东坡的喜欢不止这些，那么自己
究竟喜欢苏东坡什么呢？当对一个人不甚了
解的时候，他最吸引你的就应该是他的才华，
毕竟才华是人身上最亮的闪光点，是最先让
人看到的优点和长处。苏东坡的才华自不必
说，于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上至皇帝太后，下
至黎民百姓，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于后世，文
章万古流芳，广为传颂，被誉为“千古第一文
人”。“东坡文化热”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当
下融媒传播高度发达的时代，各种宣讲、传
播、解读、演绎苏东坡的文化形式层出不穷。
而对于我来说，自然对苏东坡的才华佩服得
五体投地，尤其是对于苏东坡的诗词文章更
是喜欢得不得了，纯粹“铁粉”一个。

随着对苏东坡了解的不断深入和全面，
他更加吸引我的应该就是其豁达的心境。苏
东坡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因此他的人生呈现
了高开低走的轨迹，让他原本光辉璀璨的人
生变成了一路的坑坑洼洼。但当曾经的政敌
垂老暮年的时候，他记住了他的好，也理解了
他。公元1084年，苏东坡与王安石相会于金
陵，对于苏东坡的到访，王安石又惊又喜，来
不及整理衣冠，匆忙跑出来迎接，两个人的手
紧紧握在一起。那种宽容、豁达和洒脱，是“看
山是山、看山不是山和看山还是山”人生境界
的升华。

“饮酒不醉是英豪，恋色不迷最为高，不
义之财不可取，有气不生气自消。”苏东坡的
人生处世哲理是，只要心中有度，酒色财气皆

可沾。这种豁达，说明苏东坡不扭捏、不做作，
坦然、率真。而代表其豁达心态的最高境界，
就是他的这首《观潮》：“庐山烟雨浙江潮，未
至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
江潮。”这是他留给人世间的最后一首诗，也
说明他的思想达到了人生顶点，通透、空灵、
豁达。“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蓑烟雨任平生。”
是他的坚韧；“细雨斜风作晓寒，人间有味是
清欢。”是他的洒脱；“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
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是
他的真性情。他的坚韧、洒脱、真性情，再加上
他对于民众疾苦的同情和悲悯，以及他政绩
的卓著，都让人们对他产生了无限的敬慕。

林语堂两个版本的《苏东坡传》有同样的
一个观点，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
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
散文作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
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
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
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
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漫步
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今年7
月份，我专程去了一趟烟台，就是为了圆一个
自己的梦。

这次去烟台，我的目的非常明确，游览一
下抖音上大火的海滨风光是目的之一，而最
主要的目的却是要到蓬莱阁去。对于苏东坡
登州之旅我是耳熟能详的，对“五日登州府，
千年苏公祠”的典故更是念念不忘，这也是我
下定决心要去蓬莱阁的原因所在。或许也是
天公有意作美，去蓬莱阁的这天上午下起大
雨，午后又晴天。雨后是蓬莱阁最好的观光时
间，海面上云蒸霞蔚烟雾缭绕，近处渤海黄海
的分界线清晰可见，远处水雾朦胧，虽然没有
真切地出现海市蜃楼，但影影绰绰、似有似
无，给人更大的想象空间，雨后的彩虹更是让
人赞叹不已、流连忘返。而我更醉心于蓬莱阁
上的苏公祠，我驻足于祠内苏东坡的素描画
像前，把头脑中想象的苏东坡与画像中的苏
东坡进行了比照，不敢漏掉任何细节，就想把
他的模样印在脑海中，总觉得通过近距离的
神交能够发现这位千古第一文人的精神密
码。不知不觉中好像看到真实的苏东坡就站
在自己身边，正冲着自己微笑。自己也好像得
到了东坡先生的点拨，从来不会写诗的我不
由自主地脱口吟诵出一首诗:“蓬莱仙境词不
堪，雨雾缥缈虚幻间。只说八仙过海地，又有
一人列仙班。或许仙家离我远，唯有东坡印心

田。五日登州美名扬，千年之后续千年。”这应
该算不上诗，但却是我的所感所想。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这种不经意间得来的惊喜，用
在无棣古城与苏东坡之间的联系上是非常恰
当的。因为有了这种联系，让我不一定非要跨
越千山万水去瞻仰、领悟他的文思和气息，的
确是一个大大的惊喜。

我的家乡有一古城——无棣古城，因为
集唐代古塔、近代吴式芬故居、抗日著名将领
冯安邦故居等于一隅而名声大振。无棣古城
形成于商周，发展于隋唐，繁荣于明清，东西
宽240米，南北长480米，占地11.5万平方
米，城墙夯土筑成，四向建有城门、角置炮台
和钟鼓楼，城内商肆旅社齐全，城外有护城
河、荷花湾等水系环绕相连。海丰塔是无棣古
城最著名的建筑之一，始建于唐代，兴盛于唐
代，塔身十三层，四角风铃，随风飘荡，发出清
脆悦耳的声响，越发显得清幽、高深。同样始
建于唐代的大觉寺，不但丰富了无棣古城的
内涵，也给古城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吸引
着人们的思维、开化着人们的心灵。寺里一尊
憨态可掬的弥勒佛祖像，不知见证了多少岁
月的风雨和人世间的温情冷暖。

吴式芬故居是无棣古城的文化精髓所
在，吴式芬于清道光十五年中进士，历任翰林
院编修，江西南安府知府，广西、河南按察使，
直隶、贵州、陕西布政使，提督浙江学政、内阁
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吴式芬一生笃好金石
文考古，从政之暇，即搜集金石器物，撰写了
《捃古录》《捃古录全文》等金石学专著，与他
人合著《封泥考略》。吴式芬博才多艺，一生著
书甚多，学术造诣极深。

近年来，我的家乡无棣县加大了以吴式
芬故居为代表的古城文化元素的挖掘力度，
无棣吴氏文化得到了进一步保护，吴式芬故
居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无棣古城
成了集游玩观赏、学习教育、文化传播于一体
的文旅胜地。这些文脉传承是我喜欢古城的
原因，而更让我惊喜的却是无棣古城与苏东
坡的深厚渊源。

苏轼一生爱砚，制砚、得砚、用砚极多。据
《苏轼年谱》载，苏轼在黄州期间尝作雪堂义
樽、雪堂义墨，并作雪堂砚。其中一端雪堂砚
便赠予侄子苏适。苏适之子苏箍作《雪堂砚
赋》，有伯祖父东坡先生琢紫金石为砚，圭首
箕制，置雪堂中记载，并谓“穷于黄冈，斩石为
砚”，“遭乱后不知所在……”大清嘉庆八年，
海丰（今无棣）吴之勷以“卓异”被保举为黄州

知府，在黄州任职16年。吴之勷少工篆隶，晶
石、金玉、印章摹古逼真，又留心古器物收藏。
嘉庆二十二年，他从当地一世家大族家中得
宝砚一方，“形制古朴，背镌‘雪堂宝砚’四字，
下有东坡居士私印一方，断‘其为洗墨池中故
物无疑’，喜爱有加。”吴之勷对雪堂宝砚爱不
释手，在府衙大堂之南凿池，仍以“洗墨”名
之，以存旧迹，置雪堂宝砚于筑堂中，以眉山
苏轼《石鼓歌》韵作七言古诗《雪堂宝砚歌》，
与七百余年前的东坡隔空“唱和”。清道光二
年，吴之勷在嫡孙吴式芬的陪伴下归故里（今
无棣），在吴家大院南院增建宝砚堂，以藏存
雪堂宝砚。道光八年，吴之勷病逝于故里（今
无棣）。吴之勷临终前将自己珍爱的雪堂宝砚
传给嫡孙吴式芬。清末，吴氏家族逐步没落，
雪堂宝砚不知所终。

多年来，无棣县委、县政府和各界有识之
士一直在苦苦追寻雪堂宝砚的下落，2014年
4月，雪堂宝砚流落于东北的消息传到了无
棣，县政府组织专人奔赴黑龙江省讷河市，沟
通宝砚回归有关事宜，后由文化人士花重金
将该砚买下，捐赠给无棣县政府。这方“雪堂
宝砚”长20.7厘米、宽12.5厘米、高5厘米，为
宋代抄手砚，质地细腻，形制古朴典雅、沉稳
厚重、造型典雅、线条流畅。墨池深约2厘米。
砚背刻“雪堂宝砚”四字，下钤“东坡居士”印
一枚。两侧为清代吴国宝镌刻吴之勷题记“雪
堂宝砚记”。2023年10月1日，“完璧归赵”的
雪堂宝砚安置于无棣古城吴式芬故居宝砚
堂，以供社会各界人士免费参观，成为无棣文
脉延绵、文化自信的一个生动鲜活符号。从
此，一段纵横数千里、跨越九百年的雪堂宝砚
情缘得以在无棣延续。

因为宝砚，就有了无棣与苏东坡之间的
联系，也是因为苏东坡，让无棣古城有了更大
文化流量的加持，让原本就因无棣吴氏而灵
秀一方的无棣在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中大放异
彩，让无棣的文化渊源更丰厚，让无棣的文化
传承更殷实，为无棣古城聚集了更多的人气
和才气，无棣成为更多文人墨客心中的宝地。

宝砚的回归，不仅是无棣县文化界的一
大幸事，更是惠及了广大文学爱好者，让人们
在无棣就能感触到苏东坡的文脉气息。每有
闲暇，我总是来到古城，走进吴式芬故居，伫
立于“雪堂宝砚”展厅内，参观着古老的文物，
端详着东坡先生的画像，总有一股暖流传遍
全身，肃穆的展厅内也生机蓬勃起来，好像有
一双温润的眼睛注视着自己，内心不由得充
满了力量。

在古城思东坡在古城思东坡
○ 张国辉

文学评论

诗歌

古槐

偶遇一棵古槐，皴裂的树干
父亲似的脸。枝叶茂盛
就像，这方天地的一家之长
在他慈爱的目光中，湖畔的苇秆上
露出新芽，水中的鱼吐着气泡
苍翠林中有鸟鸣、三叶草、水仙花
湖塘里的青蛙、游泳的孩子
依然沉浸在夜晚柔美的月光下

你的小船穿过湖面，穿过雾锁
和我的心一起，在古槐的凝视下
接受着大自然的呵护。你与光同行
古槐愈发灵秀，陪我安然入梦

活着

在心里寄养一只小兽，让它
在生活道路上与你一起抵抗风雨
活着，让我们学会了感动
你清澈的眼神依依作别了黄昏
溪水两岸连着清晨，爱上了鲜艳之花
滋养善良或枯竭的根。岁月的波纹
推动潮汐，季节的车轮让我们相遇
浅浅的记忆还在，漫长的夜还在

父亲如果还在该有多好，他有
师者的严肃，时常纠正我走路的姿态
孩子们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天地
而慰籍我的那轮明月啊
总是让我俯仰沉思，是不是
万物都是先有了破碎，后才有重生

寻找光亮

那是一条自西向东流淌的河
我在河边静坐，河水声轻轻入耳
听得入迷，我仿佛成了河边的卵石
整夜的梦里都有水的汩汩声
从来没有谁在梦里提醒我
这虚无而真实、像呼吸一样的“确定”

夜多好。星星在天上，我在人间
在梦里反复用流水淘洗自己的身体
待肉体与灵魂完全融合之后
我开始在漆黑的夜里寻找光亮
蜷缩的身体变成了石头
等待黎明把我救赎。人间有多么孤独
那条河流的水就有多么澄澈、透明

草木一生

夏日青苔，一个季节的写真
简单到成为意象中的一块翡翠
阳光穿过青草，投给卑微的身体
草木一生太过简单。顺着光亮延伸
我听见了生灵们丢失的蹄声
一小块光斑的记忆，从未消逝

一行美好的诗句从林中发出亮光
山路蜿蜒，平原坦荡，寂寞中
事物不会因岁月而腐朽
与时间交换位置，继续凝望着
一座座被遗忘的废墟，默不作声

只此青绿

展开一幅宋代山水画卷
清晰的素描，黛色的风骨，千秋迭梦
画外葱郁的山河响彻历史
至此，抽象美学与历史真迹，相遇
不可追寻，但可与历史深情对话
真身映射出一个人的呼吸
满目的光渐渐斑驳了，但照到宣纸上
留下古人祈盼的目光。只此青绿间
过往之人惊叹于山水寒烟、美学艺术
于是，无限的期冀更加靠近了生命

面对一幅宋代古画，我们舍身穿过苍茫
用心用情体会这悲怆记忆里的感动

繁星下的故乡

幽静的夜里，寂静的小院子
上面聚集了无数繁星，像夜的水
那么凉那么亮。柔美夜色中
城市的霓虹灯迷醉人的心灵和脚步
但我仍放不下老屋，流星还会
从屋顶上一闪而过吗，光亮的繁星
还会在那红色的瓦顶上等我吗

多年前的夜晚，深蓝色天空上
闪着光亮的星斗，是属于我的宝藏
它们陪伴着我。夜风柔和得像一个人
那么真诚而孤独。而我时常发呆
在屋檐下，记忆消失于经久的年轮

连着记忆的旷野，我无数次把自己弄丢
又无数次找回。深深爱恋的故乡啊
在黎明前的梦里，我回到了那里
那个闪烁繁星的小院，看那
屋顶飞逝的流星回到温暖的家

寻找光亮寻找光亮
（组诗）
○ 张恒


